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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开放获取　履行社会责任

张晓林＊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１００１９０）

　　＊ 主要从事数字图书馆研究与应用工作，现任《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等多份期刊的主编或编委，曾任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国家科学图书馆）主任（馆长）。

　　公共资金资助科研成果的开放获取，已成为各
国推动科技创新和支持经济增长的战略措施，已成
为多数科技国家的多数科技资助机构的正式政策，

如美国、英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
国和地区的主要科技资助机构，以及世界银行、世界
卫生组织、惠康基金会、微软公司、欧洲粒子物理中
心、哈佛大学等，或支持论文在出版时通过期刊网站
立即供全社会免费阅读，或要求通过订阅期刊发表
的论文把最终录用稿存放到机构知识库在一定时滞

期后开放获取。全球研究理事会（ＧＲＣ）在２０１３年
发布开放获取行动计划，要求所有公共科研资助机
构要实现所资助项目论文的开放获取。

中国一直是科技信息开放获取的积极参加者。

２００４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基金委）和中国
科学院就签署了《开放获取柏林宣言》。２０１４年５
月在北京举行的ＧＲＣ年会上，李克强总理指出，“知
识是天下公器，打造更加开放的平台，才能让每一个
人都能分享科学知识的营养，实现普惠发展、包容发
展”。李总理还宣布，“支持建立公共财政资助的科
学知识开放获取机制”。２０１４年５月，基金委发布
开放获取政策，要求所有资助项目发表的论文，要在
发表时把论文最终录用稿存储在基金委和所在机构

的知识库，在不超过发表后１２个月将论文开放获
取，并于２０１５年５月开通开放获取的基础研究知识
库，论文量已超过１３万。中国科学院也同时发布开
放获取政策，要求中科院所有成员获得公共资助的
项目所发表论文实行开放获取，中科院所属１０１个
研究所已建立开放获取机构知识库，论文量超过４９
万篇。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代表中国资助了国际
高能物理论文开放获取计划ＳＣＯＡＰ３。

在许多国家，科技界、科研机构是推动开放获取
的主力军。例如，２００５年４５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发表公开信支持开放获取；２００７年美国２６名诺贝
尔奖获得者和２５所大学教务长分别联名致信国会
要求支持开放获取法案；以剑桥大学数学家 Ｔｉｍ
Ｇｏｗｅｒｓ为首的全球１万多名科学家公开抵制反对
开放获取的某出版社，越来越多的教育科研机构制
定了开放获取政策。

与国际相比，我国科技界推动开放获取的力度
还差强人意。许多科技经费多的政府部门还未提出
开放获取政策，高等院校无一制定开放获取政策，相
当多的科技人员没有执行资助机构的开放获取要

求，我国科研人员在国际开放获取行动中还缺乏声
音。更有甚者，一些科技人员认为这与己无关。在
笔者参加的一个关于开放获取政策的咨询会上，一
些来自一流机构的人士认为“我已经能获得所需文
献了，没有必要制订开放获取政策”；当有与会者指
出，我国创新体系多数机构以及社会大众还很难获
得科技论文时，有人竟认为“他们又看不懂”，认为他
们这些精英机构不该操心这些问题。从笔者经验
看，这些言论所代表的认识并不在少数，这至少是认
识上的糊涂和责任上的逃避。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开
放获取的意义，理解科技界在开放获取上的科学和
政治责任。

首先，科技信息获取仍然处于危机当中。即使
是今天，即使是最好的科研机构，都难以买得起所需
要的所有期刊，在当今学科交叉、科技与社会问题交
叉的环境中更是如此。连美国哈佛大学也不得不在

２０１２年向教授们发出公开信，说明无法订购他们要
的许多期刊。我国的中科院和许多高水平大学的图
书馆其实一直处于文献订购经费非常紧张、许多资
料无法订购的状况。另外，笔者调查发现，我国几乎
所有省级科学院都很少订购国际期刊，许多甚至不
得不严格限制对国内期刊数据库的使用，更不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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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绝大部分企业基本缺乏对国际先进成果的可靠

和经济的获取途径。
而且，开放获取不仅是期刊采购问题，也是公共

权利问题。公共资金资助所产生的科研成果，是全
社会共同投入产生的公共资产，是“天下公器”，各类
创新主体和公众方便获取这些成果的权利和能力必

须得到保障。让这些成果锁闭在高价的期刊或数据
库中，或者被限制在少数精英机构的高墙内，对社会
创新体系多数成员无法方便获得这些成果无动于

衷，是对科学实现其价值不负责任，是对包括科学家
自己在内的社会公众的权利不负责任。
同时，开放获取不仅仅是科研问题，而且也是发

展问题。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
展，这高度依赖于科技知识的广泛、及时和便捷传
播。当前，社会进入开放创新、万众创新阶段，一个
国家的创新能力取决于整个社会获取知识和利用知

识的能力。我国政府正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今年１月发布《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
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３月发布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
业的指导意见》，６月发布《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都强调要加
强创新创业资源的开放共享。李克强总理在２０１５
年７月２７日的国家科技战略座谈会上明确指出，
“要大力促进科技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度融合”。
这种融合，首先需要的恰是科技成果能被及时、广
泛、经济、便捷地获取、利用和再创造。李总理说，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特别是需
要最新的、前沿的科学技术的引领。”因此，公共资金
资助科研成果的开放获取，已经是我国科技体系能
否有力支持开放创新万众创新的态度和能力问题。
还必须看到，开放获取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传播

机制问题，还有创新机制问题。有些科学家认为，科
技创新需要高精尖设备、长期研究积累、只有少数聪
明人才能够做。其实，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在互
联网条件下，科技创新的泛在化特征更加显现，每一
个具有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都可参与创新”。
社会知识水平持续增加（想想我国每年毕业的７００

万大学生和研究生！），网络条件下知识获取能力大
幅度提高，各种开放的知识分析与再创造工具层出
不穷，互联网又能高效汇聚长尾智慧、微智慧和奇思
妙想，已经成为最大规模最深积累的实验室。例如，
美国１５岁少年Ｊａｃｋ　Ａｎｄｒａｋａ　２０１２年在教室偷读一
篇关于碳纳米管的学术论文，提出用特定抗体覆盖
在碳纳米管表面以检测胰腺癌，该方法比现有方法
灵敏４００倍且便宜２７０００倍。美国ＧＥ公司与众包
平台 ＧｒａｂＣＡＤ合作，让工程师群体提供飞机部件
的新设计，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一位并非学习航空的
青年工程师夺冠，其设计不仅使新部件更强而且还
减轻了８４％的重量。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开放创新
的成功事例，而科研成果开放、创新过程中开放是这
些成功的有力基础。如果还认为只有深宅大院里的
资深研究者才有能力、甚至才有资格看科技论文，就
只能算作无知和盲目傲娇了。
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

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中，迫切
需要中国科技加强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正
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科技创新不光是科学家、科技
工作者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科学家、科技工作者
和１３亿人、９亿劳动者比起来，那还是少数”。因
此，保障全社会获取公共资助科研成果权利、充分支
持开放创新万众创新、切实提高整个国家创新体系
和社会公众的创新能力，是科技界的科学责任和政
治责任。各级科技管理或资助部门，各类（尤其是那
些享受到海量公共资金支持的）教育科研机构，以及
整个科技界，都应该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尽快在自
己部门、机构或项目中制定和实施开放获取政策。
中国能参与到高能物理领域国际开放获取计划

ＳＣＯＡＰ３中，正是由于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和中国物
理学会专家的不懈努力，但我们需要更多领域和更
多专家及领导的主动积极参与。
中国科技界应该勇于站在推动开放获取的前

列，抵制那些试图压缩公共获取空间、限制开放获取
能力的企图和行为，并且主动与国际科技界一起进
一步推进开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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